
前辈郭汉城，学识渊博，大师也。

一天，他家窗外飞来一只受

伤的小鸟，啄叩窗玻璃求救。老

人家开窗将其迎入，全家老少立

即付诸对小鸟的“抢救”和“安居”

行动。第二天清晨，老人启笼探

望小鸟，不料，小鸟死了！他一声

长叹，酿成一首五言古风《鸟殇》，

诗云：日中市嚣静，敲窗闻啄剥。

起视见一鸟，开关延其入……诗

人从小鸟之死念及生灵的枯荣，

万类的存亡，体悟到某种情缘的

永恒。老人为小鸟的悼歌，使我

们领略了诗人大爱的胸怀。

郭汉城以胸中之大爱，倾注

毕 生 心 血 ，为 中 国 戏 曲 文 库 奠

基。他与张庚前辈合作主编了

《中国戏曲通史》、《中国

戏曲通论》、《中国大百

科全书·戏曲卷》、《中国

戏曲志》以及《郭汉城文

集》。他爱戏，一生从事

戏曲工作。他爱诗词，

日积月累新出版《淡渍

诗词钞》。他在 90 岁时

写 下 一 首《白 日 苦 短

行》，开头两句便是“偶

入 红 尘 里 ，诗 戏 结 为

盟”。他是当代著名戏

曲理论家、戏曲剧作家、

戏曲史学家和诗人。

郭 汉 城 献 身 中 国

戏 曲 的 研 究，同 时，他

的 建 树 又 被 学 者 们 研

究。《往事并非如烟》一

书 的 作 者 章 诒 和 女 士

这样评价：他不像某些

学者，一部书就代表了

他的全部；他不像某些

教授，学生就表明他的成果；他也

不像某些艺术行政领导干部，政

绩就代表他的业绩。

在学术问题上，他的高屋建

瓴和真知灼见令人钦佩。纪念汤

显祖诞辰 365 周年的学术研讨会，

与会者对于汤显祖所著“临川四

梦”中《邯郸梦》和《南柯梦》的评

价，出现完全相反的意见，会场气

氛十分紧张，大家等待着郭汉城

的发言。会期的最后一天，他没

有 拿 讲 稿 ，一 连 讲 了 两 个 多 小

时。他说：研究汤显祖的“临川四

梦”，首先要做的是把它放到整个

晚明时代中去；汤显祖“情”的观

念，在明末是一种社会思潮，并与

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相适应；明末

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思考的时

代，以哲学思考指导戏剧创作的，

汤显祖为第一人，因此，“临川四

梦”是以一个哲学脉络贯穿全身

的整体。《牡丹亭》和《紫钗记》反

映“善情”战胜“恶情”，做的是正

面文章；而《邯郸梦》着重批判“恶

情”，《南柯梦》写的是“善情”被

“恶情”所击败，做的是反面文章；

“ 临 川 四 梦 ”正 反 相 合 ，构 成 整

体。他的观点，在 20 余年后的今

天，依然有指导意义。

1994 年中国戏剧家协会组织

代表团赴台湾访问，郭汉城是副

团长之一，我有幸名列访问团之

中。耳闻目睹前辈学识渊博，平

易 近 人 ，提 携 后 进 ，不 遗 余 力 。

2002 年，我将全本昆剧《长生殿》

演出整理剧本初稿送到他家，那

时还是五本的结构（后压缩为四

本），好厚的本子！他看到我重新

从事戏剧工作非常高兴，拍着我

的肩膀说：我自告奋勇给你当顾

问。正值酷暑时节，他

挥汗读剧本，出席讨论

会。按常规审阅剧本是

要付看本费的，他将夹

在剧本中的信封掷还，

我第一次看到他不高兴

的神情。他说：我老了，

看不了许多戏啦，我要

养精蓄锐，等着看全本

《长生殿》，希望在有生

之年能有一睹为快的幸

运。他在指点剧本调整

时反复提醒：请全剧组

注意，昆剧演出一定要

体现整体的古典美，又

要面貌全新。这指点成

为我们日后创作过程中

的 准 绳 。 2007 年 全 本

《长 生 殿》终 于 排 演 完

成，他到上海看戏，参加

研讨会，写文章。在北

京演出时接着看戏，参

加研讨会，写文章。他从心底感

到兴奋，他的评论文章洋溢着诗

情，绝无九十高龄的老态。

江苏昆曲剧院石小梅自称有

一位老观众，那就是郭汉城。一

年冬天剧院到北京演出，在一片

叫好声中，演员心中反而没底了，

她特别希望老观众来给自己量一

量“尺寸”，照一照“镜子”。但是，

郭汉城因频频看戏过度劳累，心

脏病犯了，不能前往剧场看戏。

一种不可名状的失落感涌上石小

梅心头。但是，当谢幕时，郭汉城

竟被搀扶着步上舞台，来到演员

面前，说：你演得很好，就这样演

下去，要自信……这情景令石小

梅惊呆了，她噙着眼泪、握着前辈

冰凉的手、穿着戏服，送郭汉城慢

慢 离 去 。 此 情 此 景 ，她 终 身 难

忘。离京前，郭汉城又赋诗两首

相赠，其一云：石城寒月照疏梅，

带得江声潮势来。一曲南朝惆怅

事，桃花扇底动人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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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宁夏回族自治区歌舞团演

大型民族舞剧《花儿》，其实是去

看张继钢，是看张继钢在参与总

导奥运开、闭幕式大型文艺演出

和总导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

之路》期间，如何见缝插针、忙里

“挤”闲地又做了一部舞剧。走出

剧场，女首席花儿和她的心上人

羊哥在双双跳崖殉情之际撕心裂

肺的“吼”唱仍充耳盈目、荡气回

肠——“不死还就是这个活法”，

仿佛执著地要让悲剧的惨烈控诉

人世的黑暗，让赴死的坦然伸张

坚贞的信念！

“花儿”是一个民歌品种，是

主要流行在甘肃、青海、宁夏三省

区 毗 连 的 广 大 地 区 的“ 高 原 山

歌”。听“花儿”，我觉得用“真情

实性”来形容还不够，那简直就是

“激情血性”！是那种唱着唱着就

“吼”起来的民歌！是那种悠着悠

着就“飙”起来的民风！舞剧的编

创者之所以用“花儿”做了剧名，是

因为他们痴迷于能“吼”出这种民

歌的人，他们相信他们痴迷的不是

“传说”而是一段活生生的情感历

练！于是，舞剧的女首席也成了

“花儿”，舞剧的四幕戏也称做“花

儿俊了”“花儿黄了”“花儿红了”和

“花儿谢了”（我总觉得用“花儿靓

了”“花儿蔫了”“花儿艳了”和“花

儿凋了”更贴切），另有序幕“花儿

开了”和尾声“永远的花儿”。

舞 剧《花 儿》的 剧 情 并 不 复

杂。花儿是位美丽的回族民间歌

手（三幕“对歌”的那场戏总让我

把她当做回族的“刘三姐”），与善

良的牧羊人羊哥相亲相爱；独霸

一方的草大垂涎花儿，蓄谋纳花

儿为妾填充三房……于是，不可

避免地便有了善良与邪恶、情义

与贪欲、坚守与霸掠、坦荡与阴鸷

的较量。但这部舞剧令人之所以

耳目一新，在于那“人、羊合一”的

奇思妙想，在于人、羊之间的悟觉

与融通，在于以“羊性”的善良、灵

慧、温馨来反观某些“人性”的凶

残、愚昧、冷漠。正如总编导张继

钢在场刊上留言：“当宁夏的‘花

儿’、舞剧的《花儿》、塬上的花儿

融 会 成 东 方 的 爱 情 与 生 命 之 舞

时，我相信，人们、羊们心灵相牵

的肢体表达可能会远远超越舞蹈

的意义！”

于是，人们想起了张继钢自

《野斑马》而来的大型舞剧创作历

程。从舞剧《野斑马》那“斑马”家

族自由自在的天籁，到舞剧《一把

酸枣》那“骆驼”商队无穷无尽的

跋涉，再到眼下这部《花儿》那“绵

羊”群体活灵活现的悟觉……这

是一群舞剧的“ 喜羊羊”，是“ 花

儿”聪慧的源泉、颖悟的底蕴和信

念的支撑。正是找到了“羊、人合

一”这个舞剧主旨和舞蹈视象的

切 入 点，我 们 才 认 可 了 舞 剧《花

儿》“有意味的形式”，我们才在纯

净和宁静的形式中品到了“超越

舞蹈”的意味。需要指出的是，张

继钢作为一代舞蹈大家，他的“超

越舞蹈”恰恰是建立在舞蹈设计

的“自我超越”之上的，舞剧《花

儿》给了我们 8 点具体的启示。

一是“空空的空间”。舞剧的

舞台忌满，这不仅是需要为表演

者留出展示的场地，更是因为舞

剧的情节演进需要自由的空间转

换。“空空”的空间提供了自由，但

却需要舞蹈家创造另一个意义上

的空间。月牙似隆起的旋转舞

台，在那颇有象征意味的月牙形

状中又用了 LED 演示出必要的背

景，但舞蹈家却藉此创造了塬上

塬下、院内院外、羊生羊死、花开

花落的时空自由。

二是“纯纯的动机”。舞剧首

先需要具有鲜明个性的视象主

题，而我们称为“主题动机”的这

个视象忌杂。张继钢从花儿和羊

哥日常的劳作中提炼出羊哥双手

横 握 羊 铲 托 起 花 儿 的“ 双 人 主

题”，更以“这一个”倡导了一种

“大美必简”的舞风。

三是“奇奇的构思”。张继钢

深得“文似看山不喜平”的堂奥，

“羊、人合一”便是舞剧《花儿》构

思之“大奇”。张继钢构思忌平，

但他的“奇”却是不囿事理却又不

违情理，这才使《花儿》有可能“出

奇制胜”。

四是“细细的编织”。张继钢

的舞剧都有美轮美奂的群舞，而

这群舞之所以“美轮美奂”，在于编

导的精编细织。我一直认为群舞

的编织要忌糙，要运用音乐“织体”

的理念来精心设计。看张继钢的

群舞编织，心里常常会闪出佛门

“能持否”的问语，而那些回族女子

群舞、那些或闲逸或机警或惊悚的

羊舞，足以见出张继钢的定力。

还有 4 点启示分别是强强的

对比、闪闪的灵性、深深的情愫和

浓浓的意蕴，我就不想在这篇短

评中一一展开了。对比几乎是一

切艺术创作必用的法则，张继钢

用对比用得格外强烈，因此而撼

人心旌、动人心魄。其余关于灵

性、情愫和意蕴之所以无需在此

絮叨，是因为对于一位成熟的艺

术大家而言，这都是其作品中的

应有之义；再者，每一位去看舞剧

《花儿》的观众，无疑都能感受到

其中灵性的闪烁、情愫的深沉和

意蕴的浓烈……而此时，我想起

张继钢上世纪 90 年代在北京舞蹈

学院的毕业作品《献给俺爹娘》，

那时我记住了他“有一把黄土就

饿不死人”的信念；而眼前的《花

儿》，则让我记住了他“不死还就

是这个活法”的执著……

从舞台戏曲到电视戏曲

罗怀臻：舞台戏曲与电视戏

曲是两种不同的传播方式，既相

对独立，又殊途同归，彼此合力推

动，促进着传统戏曲文化的向前

发展。随着电视媒体的普及，电

视戏曲逐渐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

戏曲传播学问，汪灏就是伴随着

中国戏曲新的传播方式——电视

戏曲而同步成长的。早在近 20 年

前，他就在独立制作的专题栏目

《艺术人生》中，自觉地把传统戏

曲当作电视节目新的增长资源加

以运用，《艺术人生》节目由于找

到了一种与舞台戏曲有着本质对

应 的 电 视 戏 曲 的 虚 拟 性 与 空 灵

感，因而引起了包括央视戏曲和

非戏曲频道以及各地电视综艺节

目的竞相仿效。

杜竹敏：用一个外行的眼光

来辨析剧场艺术与电视艺术，我

也 会 感 到 有 很 大 差 别 。 最 明 显

的，剧场的节奏和电视是完全不

同的。在剧场里，我看一场精彩

的戏，坐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时

间也不会厌烦，但是在看电视的

过程中，我很少能坚持长时间不

换台。

罗怀臻：你所说的节奏问题，

其实是在不同介质、不同空间里

人们进行戏曲欣赏的接受心理。

电视戏曲的压缩时长，绝不等于

压缩容量和信息量，相反，容量更

大、信息更密集，只有这样，戏曲

在电视介质上才能吸引更多非常

规的观众。今年元宵晚会的一个

节目《流芳》，里面安排了一段京

剧《二堂舍子》，单就唱腔本身的

速度来说也许是很慢的，但是在

两位京剧演员表演的时候，背后

大屏幕上展示了梅、周两位艺术

家的历史图像和表演信息，同时

还穿插着相关内容的情景朗诵，

通过这些不同辅助信息的烘托陪

衬和有机叠加，内行观众欣赏到

了完整的唱段，外行观众则通过

可能感兴趣的辅助画面和信息，

进而走进京剧唱腔的欣赏。

杜竹敏：您说到的这个节目

让我联想到今年元宵晚会中的另

一个节目《神猴戏海》，就这么一

个 5 分钟左右的节目中，有桂剧

的“出箱变衣”、京剧的“窜毛”，还

有杂技、轮滑、维亚，大概六七种

元素混在一起。

罗怀臻：不同表演元素的叠加

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这些被叠加

的表演元素中是否具有内在的审

美关联。《神猴戏海》的设计就是一

个需要众多表演元素相叠加的节

目，而这些被加入进来的表演恰恰

构成了这个独创节目的丰富和完

整，它们彼此间是相互烘托、相互

依赖的，是一个被重新整合起来的

整体。

在我看来，这台元宵晚会富有

创新的地方，还包括电视美术和电

视灯光的创意和“创艺”，当戏曲遭

遇电视的时候，电视同样遭遇了戏

曲，戏曲或电视都需要在努力寻找

对方的同时努力找回自己，这样的

交融整合才是一个新的整体，所呈

现出的完整感与和谐感才可以被

称为电视戏曲艺术。

传统：包袱？财富？

罗怀臻：其实不仅仅是电视传

媒，包括一些新技术传播手段的介

入，将受众的疆域无限扩大了。有

时候我们也会因此产生一种错觉，

以为受众面广了，小众艺术就变成

大众艺术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

小众艺术在大众视野中的呈现，不

是简单地转换传播方式，而是要用

大众的趣味重新创作、编排、制作这

些所谓的小众艺术，使它成为大众

艺术的一个新的资源。与此同时，

把一些古老的传统艺术放在现代的

审美背景中、放在现代的时代的话

题里来呈现。

杜竹敏：是啊，有时候我们的

某些专家大概是觉得青年人太好

糊弄了。似乎把一出传统戏放到

一个现代的背景下演一演，或者

在台词中夹杂一些时髦的语汇，

就自我标榜与时俱进了，尊重了

青年人的审美口味了。固然，这

种 尝 试 可 能 迎 合 一 些 猎 奇 的 心

理，但随着青年人对传统艺术了

解熟悉之后，他们也会分辨什么

是哗众取宠，什么又是融入了传

统本质之后有机的创新。

罗怀臻：传统戏曲的资源是

很宝贵的，只是有时候业内人士

并没有意识到。倒是戏曲界以外

的一些艺术家，包括一些国外艺

术 家，他 们 似 乎 比 我 们 更 敏 锐。

李安的《卧虎藏龙》、张艺谋的《十

面埋伏》、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和

《梅兰芳》、电视剧《武林外传》、新

版电视剧《红楼梦》等，包括好莱

坞动画片《花木兰》和日本动漫，

都在自觉地运用着中国戏曲的艺

术资源和创作元素，这些宝贵的

资源和元素又成为了他们事业持

续发展的新的增长源。

这些都在说明，在当代文化

创造资源相对匮乏的时期，古典

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为众多

一 线 艺 术 家 带 来 了 新 的 创 作 灵

感，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发现，原

来中国传统戏曲 并 不 是 通 常 理

解 中 的 所 谓 包 袱 ，而 是 催 生 现

代 艺 术 发 展 取 之 不 尽 、用 之 不

竭的宝藏。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吗？

杜竹敏：我们经常说“最民族

的就是最世界的”。坦诚地说，过

去 我 对 这 句 话 一 直 是 将 信 将 疑

的。因为在我看来，传统戏曲，尤

其是地方戏曲，它产生的基础就

是地域文化，它本身是和全球化

相抵触的。但是看了这个节目之

后，我发现很奇怪，这些中西方文

化的杂糅，是很让人舒服的，而更

重要的是，其中民族的东西，还真

的是很鲜明。

罗怀臻：在全球化和城市化

的背景下，我们都在谈论戏曲的

生存危机。不可否认，中国传统

戏曲生长于交通不发达的农耕文

明时代，有一定的封闭性，但是这

并不意味封闭中创造的艺术就没

有世界的普遍审美和人类的普世

价值，相反，相对独立的艺术创造

在趋同化的全球文化背景中愈加

能够显现出艺术的独特价值。与

此同时，这份独特的价值又必须

适应现代文化环境的展示，因而

在维护个性的同时也要融入时代

的共同审美，这就是民族文化和

地方艺术在现代化与城市化背景

下的所谓“转型”。说到民族性与

地域性，其内涵也应该是世界的，

本民族、本地域的独特是属于世

界的，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独特也

是属于我们的，彼此平等和自信

的交流与融合，才是“民族的就是

世界的”全面的含义。

杜竹敏：是的，关键是各自民

族在走向共同世界的过程中彼此

都不丢失自己的血脉特质。

罗怀臻：汪灏喜欢把费孝通

先 生 的 一 句 话 挂 在 嘴 边 ，所 谓

“ 各 美 其 美 、美 人 之 美 、美 美 与

共、世界大同”。就我观察，这大

概 正 是 他 元 宵 戏 曲 晚 会 连 续 成

功 和 他 的“ 电 视 戏 曲 观”的 先 进

性吧。

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舞台

上，倡导勤政廉政的清官，不胜枚

举。近日，笔者在浩若烟海的史

书堆里，发现一个利用音乐教化，

移风易俗，构建和谐社会的“音乐

县令”，虽然他职位不高，却独具

亮采，惊愕振奋之余，笔者便挥笔

撰此短文，与读者共同欣赏。

这位棱角奇特的“音乐县令”，

绝非笔者为了撵潮流信笔杜撰，此

人《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

里早有记载，他就是唐代鲁山县令

元德秀。元德秀（公元696——754

年），字紫芝，祖居洛阳，是唐代大诗

人元结的宗兄和老师。元德秀幼

年丧父，家境贫寒，但他天资聪慧，

除满腹经纶、酷爱古琴之外，还以

千里迢迢背着老娘赴京应试，贤孝

闻于四方。元德秀于开元二十一

年（公元733年）举进士后，出任鲁

山县令。从此，这位精通音律的

“七品琴师”，便以鲁山为“试验特

区”，按照“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

风易俗，莫善于乐”的儒家经典理

论，独辟蹊径，探索尝试。

提起古琴，人们便油然想起

春秋时的“琴圣”俞伯牙，可叹这

位“琴圣”的知音，只有钟子期一

人。而元德秀不仅把古琴艺术由

曲高和寡变为雅俗共赏，还把琴

台当作体谅下情与“审音理政”的

窗口，就知音多少而论，元德秀才

真正是华夏劳苦大众的“琴圣”。

中国自古就有“乐在人和”之

说，为什么老百姓尽皆元德秀的知

音呢？因为元县令和俚俗百姓之

间，素日就心有灵犀，情同鱼水。

据史书记载，元德秀终生以七弦为

妻，不曾婚娶，平日所得俸禄，多用

来扶老存孤，赈济穷困百姓。元德

秀在鲁山当了3年县令后，便抱琴

乘车，退隐于陆浑（今嵩县境内）山

村。鲁山百姓见父母官空手而去，

夹道相送，含泪话别。

元德秀的清德高行，早已扬

名四海。唐代著名文学家房琯，

每见元德秀便叹息曰：“见紫芝眉

宇，使人名利之心尽去。”唐代著

名诗人皮日休，在《七爱》一诗中，

赞颂元德秀是：“尽日一菜食，穷

年一布衣。清似匣中镜，直如弦

上丝。”鲁山百姓更敬其恩德，世

代歌颂，越传越神，如今已经成了

家喻户晓的“元神仙”。

元德秀通过质朴若流水的音

乐教化，把鲁山治理得山无盗贼，

路不拾遗。由于政通人和，百姓

爱戴，纳皇粮时，不用狱卒下乡催

促，只用元德秀抱琴登台弹奏一

曲《庆丰收》，全县百姓闻琴便奔

走相告，争先恐后地缴纳皇粮。

故而这以仁德、诚信为核心的“琴

台善政”，千百年来，一直为文人

墨客所歌颂。如明代诗人姚裕，

在《琴台》一诗中写道：“琴台百尺

枕苍天，今日登临忆往年。漫想

紫芝为政暇，几多情思付丝弦。”

明代成化年间，鲁山教谕陈孜，在

《琴台善政》一诗内，更画龙点睛

地写道：“贤侯德政爱民深，百尺

高台静抚琴。一曲清风弦上调，

满腔和气轸中吟……”

倘若仔细推敲“七品琴师”元

德秀为什么能名垂青史，除了他

那令人叹为观止的音乐教化外，

还有令人拍案叫绝的历史机遇。

盛唐音乐在“首创梨园”的风流天

子唐玄宗的大力倡导下，正处在

空前辉煌的艺术顶峰，而元德秀

有幸亲率民间歌手参加了唐玄宗

在东都洛阳举办的、中国历史上

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地区性文

艺调演”。大唐开元二十三年（公

元 735 年），为恭贺边塞大捷，唐

玄宗御驾亲临东都洛阳，诏令300

里内的刺史县令，率能歌善舞之

伶人，赴洛阳献艺，万岁品赏过目

之后，对优胜者嘉奖重赏。四方

刺史、县令接诏后，为了媚上邀

功，不顾百姓死活，慌忙精选美

女，赶制车辆服装。怀州刺史更

独出心裁，不仅让数百名歌女穿

着绫罗锦绣，戴环珮珠翠，连拉车

的黄牛都披红挂彩，扮作犀象虎

豹之状。唯有元德秀像“鸡立鹤

群”一样自携古琴，仅带民间歌女

数人洛阳献艺，元德秀演唱了反

映民间疾苦、哀叹一米一粟来之

不易的“于蒍”歌。大概是唐玄宗

听腻了歌功颂德之音，猛然换换

口味，顿觉耳目清新，对鲁山所献

村歌连声夸奖道：“妙哉！妙哉！

真乃尧舜之风、圣贤之音哉。”他

对身边的宰相说：“天下官吏，若

都像怀州刺史一样挥金如土，百

姓将难免涂炭之灾。”乃重赏元德

秀，并将怀州刺史削职为民。元

德秀从此名垂青史，万古流芳。

“音乐县令”元德秀
乔书明

当戏曲遭遇电视
罗怀臻 杜竹敏

编者按：2010 年春节元宵之夜，上海东方卫视播出了一台独具创意的戏曲元宵晚会，这

台晚会继 2009 年东方卫视元宵晚会获得社会舆论一片赞誉之后，再次成为沪上文艺界与普

通收视者争相热议的焦点。连续执导这两台戏曲元宵晚会的上海电视台青年编导汪灏，近

年曾成功策划并编导了创全国戏曲电视节目收视奇迹的《非常有戏》。究竟是何种原因，令

今天人们看来相对冷寂的传统戏曲艺术，却在电视屏幕上焕发了新的时代魅力，成为艺术界

的热议话题？本刊邀请著名剧作家罗怀臻和青年学者杜竹敏，就舞台戏曲与电视戏曲、传统

艺术与现代受众、民族艺术与国外艺术等相关话题进行讨论，以期从戏曲专家和当代青年的

不同视角，探究传统戏曲文化于当代的传播。

““不死还就不死还就是是这个活法这个活法””
——大型民族舞剧《花儿》观后

于 平

大
师
与
小
鸟

唐
斯
复

编者按：2月28日，上海大剧院、中国戏曲学会为昆剧全本

《长生殿》颁发“学会奖”，表彰剧组的创作演出“既吸取古典名

著的精华，又突出了重点，舞台呈现质朴讲究，是一出精美的

好戏”。3月1日，中国戏曲学会为全本《长生殿》举行学术研讨

会，顾问郭汉城因天气严寒未能南下，唐斯复有感于郭汉城对

《长生殿》十年来的关心、指点，特写《大师与小鸟》一文向前辈

致敬。

艺术·人物

艺术·剧评

艺术·论坛

艺术·温故

大型民族舞剧《花儿》剧照

2010 年上海戏曲元宵晚会

2010 年上海戏曲元宵晚会


